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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作家看上海，
看的更是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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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艺评”

玉兰花开，隽雅辉煌。丙午马年的春天，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传来喜讯，
本届特殊贡献奖授予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王
芝泉、方洋、计镇华、张洵澎、张铭荣、岳美缇、梁
谷音、蔡正仁，按姓氏笔画排序），奖掖他们为
中国戏剧艺术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提起“昆大班”，无疑是新中国戏曲舞

台上的奇迹与辉煌。从艺至今已七十余载
的这群“个性的群体”，尽管已是耄耋之年，
却依旧活跃于舞台、讲台上，或演或教，始
终坚守古老昆曲艺术的传承，作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批被誉
为国宝级的艺术家们用一生守护舞台，令
人为之感动不已，荣获白玉兰戏剧特殊贡
献奖，他们当之无愧。
十分耕耘，馨香满园。他们的老师赫

赫有名，从梅兰芳、俞振飞到言慧珠、周玑
璋，以及沈传芷、朱传茗、郑传鉴、华传浩、
张传芳、周传沧等“传字辈”艺术家们，无时
无刻不关心爱护着他们。而他们也争气，
对得起老师，更对得起自己。想当年，一台
英姿勃发、行当齐备的《白蛇传》，倾倒了沪
港多少人的心！重逢艳阳天时，他们早已
过了而立之年，有了家庭，添了子女，消了
锐气。然而，一股对昆剧艺术的感情不灭，
伴随着他们，虽九死而不悔。
蔡正仁的大官生洒脱大气，膛音充沛，

身段圆熟，因而有了“活明皇”的美誉，一折
《迎像哭像》，演绎得声情并茂，动人到了十
分。集其毕生舞台艺术大成的精华版《长
生殿》与折子戏《撞钟》《分宫》，更让他稳坐
当代第一大官生的宝座。岳美缇的细腻多
姿，使得她在台上塑造的巾生，风流潇洒，
更添几许温存善良。从痴情一点的柳梦梅
《拾画叫画》，到《湖楼》中那个生活化的“小
人物”卖油郎，还有《望乡》里兵败被俘、冤
屈难申的汉将李陵，《玉簪记》中多情的书
生潘必正……岳美缇的表演往往在细节处
见功夫，加之其特有的书卷气，显得蕴藉儒

雅，令人过目难忘。
梁谷音与计镇华是公认的性格演员，因

而在他们的表演艺术中，有行当却破行当，
一切以塑造人物、表现性格为前提，因而分
外多姿多彩，引人入胜。一出《烂柯山》，梁
谷音糅合正旦、花旦、泼辣旦乃至彩旦的诸
多技巧，绝不单一表现崔氏的市井、势利、鼠
目寸光，而是根据环境、遭遇的不同，宛如工
笔画一般，细腻地将人物情感、戏剧冲突一
一展现。而计镇华更是融合了老生、花脸乃
至京剧麒派艺术、影视剧特写镜头等手法，
丰富了朱买臣的内心世界，也丰富了昆曲老
生行当的表演手法。《蝴蝶梦》《邯郸梦》《琵
琶记》……好戏一出接着一出，不仅为上昆
取得了荣誉，也为当代昆坛留下了值得保
留、传承的好戏，使得旧貌换了新颜。
张洵澎扮相高雅美丽，艺术风格俏丽纷

繁，注重载歌载舞、以情动人，更独树一帜地
在舞台上追求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
人的闺门旦艺术。她演绎的《牡丹亭》中的
杜丽娘别具青春与热情之美；《亭会》里的谢
素秋可爱多情，融合舞蹈技巧，满台生姿；
《百花赠剑》的公主更是具有典雅高贵、艳丽
张扬、敢爱敢恨的奔放之美……极大地拓宽
与丰富了昆曲闺门旦的艺术风格与审美。
方洋的花脸声遏行云，如黄钟大吕，恢宏大
气，派头十足，演绎的鲁智深、判官、钟馗、关
羽等形象，有血有肉，感人至深。还有王芝
泉刚中带柔、凌厉爽脆的武旦气派，追求险、
奇、难的高水准艺术技巧，一戏一技，出手
稳、准、狠，无论是杨八姐还是白娘子，乃至
扈三娘，不同的巾帼英雄，却都是英姿飒爽，
令人难忘。张铭荣能文能武、活灵活现的丑

角风格，为昆剧舞台增添了不少有情有趣的
小人物，别具生姿，从《盗甲》的时迁到《势
僧》的势力老僧，性格迥异，武丑文丑无不擅
长，令人叹为观止……毋庸置疑，这群功底
扎实，注重传承又善于融合，充满个性的“昆
大班”艺术家群体，绝对是当今剧坛最亮丽
的一道风景线，正如曹禺先生当年所盛赞的
那样：“第一流剧团，第一流演员，第一流剧
目，第一流演出”。
难能可贵的是，时至今日，耄耋之年的

他们不仅依然活跃在昆剧舞台上，更是“化
作春泥更护花”，扛起传承昆曲艺术的重
任；不仅教授培养“五班三代”，更为全国昆
剧院团乃至兄弟剧种培养了大量人才，正
所谓弦歌不辍，生生不息！
今天，昆剧已成为当今戏曲界年轻观众

最多的剧种之一，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小众艺术，更非走向衰亡的“夕阳艺术”，
它大胆地走向了市场，走进青年，特别是在
高校中迅速得到普及与认可，顺利地找到了
自己的定位，因而其生存状态便有了明显的
改善与提高。这一切，都离不开上海昆剧团
几代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更是时代发展、社
会进步所赋予的绝佳机遇。无论是从艺七
十余年的国宝级艺术家，还是当今昆坛承上
启下的一群顶梁柱，昆剧艺术的传承，生生
不息，绵绵不绝。一生求索，皆因十分执着，
百般呵护，换来万里兰馨。

说起屠巴海老师，很多人脑
海里跳出来的第一个词是“泰
斗”。但我跟他相识四十多年，心
底的感触反倒不是那些金灿灿的
头衔，而是他身上那股子永远“不
安分”的劲儿，要在一个专业主义
至上的圈子里，把“人民喜爱”当
成最高标尺并坚守上一辈子，其
实挺难的。
屠老师的艺术细胞像是长在

骨子里的。5岁露尖尖角，10岁
进上音附中，到上音本科毕业，那
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他本可
以舒舒服服地在大提琴或指挥台
上待一辈子。但屠老师这人，他
没把自己关在古典音乐的象牙塔
里。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
起步，大家还在听收音机里的单
声道时，他就敢在那儿倒腾电子
琴，玩编曲配器。
你别说，那时候他真是个“弄

潮儿”。国内第一盘立体声盒带
《西湖的清晨》，就是他捣鼓出来
的。在那个连乐器都凑不齐的年
代，他硬是用新颖的音色给中国
轻音乐撕开了一道口子。那种敢
闯敢试的胆量，其实就是为了让
老百姓听点新鲜的、好听的旋律。
如果说，屠巴海的前半生是在蓄力，那么1986

年成立的上海轻音乐团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
刻”。他跟朱逢博老师携手，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在这座城市里打磨出了一张海派文艺名片。那些
年，他创作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从气势磅礴的
《崛起的东亚》《中国新农民》，到饱含深情的《蓝天
下的至爱》这种钻进人心窝窝里的旋律，他始终有
一个目标，歌要好听，要有情怀。歌曲一出来，大家
都能跟着哼唱。屠老师常跟我感慨，旋律要是不能
让观众顺着口唱出来，那这创作就是自嗨。
很多人觉得，到了耄耋之年该歇歇了。可屠

老师倒好，那股子创作的热情，比年轻人还旺。但
你去看他的创作状态，真是一点没“老”，不少人都
称他为艺术的老顽童。前阵子上海轻音乐团成立
35周年，他还能拿出《中国志向》这样有厚度的曲
子，凝聚了一位老艺术家对中国轻音乐发展的深
切期望，他创作的歌曲《叶尔羌河的声音》表现了
上海和新疆喀什的民族情怀，在纪念抗战胜利80
周年的当口，他还写了气势磅礴的《战鼓》，那种笔
耕不辍的定力，讲真的，让我们这些后辈看着都有
点脸红。
屠巴海老师常说：“我要写观众喜爱的作品。”

这句朴素的话语，正是屠巴海老师七十年艺术生动
的写照。其实，屠老师这七十年，说到底就在做一
件事：扎根。根扎在人民这片沃土里，所以长出来
的旋律才有温度，才能刻进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
里。他不追那种飘在天上的虚名，只要观众觉得这
歌“好听、顺耳、走心”，他比谁都开心。屠巴海说：
“哪怕时代再变，好听的曲子永远有它的生命力。”

屠巴海老师他不追浮华，不逐虚名，始终把“人民
喜爱不喜爱”作为创作的最高标准。在这个AI音乐
横行的时代，这种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艺术立场，这
种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神，这种淡泊宁静、矢
志不渝的艺术品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继承。
七十年弦歌不辍，一甲子艺韵流长。屠巴海

老师用一辈子的音符来编织梦想，为人民而创作，
用旋律来歌颂时代，践行了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使
命担当。
今天我们回顾他的艺术成就，更是想从他身

上汲取点力量。我们要学他那种“用心、用情、用
功”的创作态度，去书写那些真正人民喜爱的作品。

春日的上海，梧桐新绿。在这座几乎
是最适合漫步的城市里，以作家为线索的
Citywalk正成为文化新宠——两小时的短
程行走或半天的深度探访，让文学不再停
留在纸页，而转化为可触、可感、可共鸣的
城市经验。
若说一座城市有记忆，那么上海的记

忆，很大一部分落实在文字之中。上海是一
座被文学浸润的城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作为远东都会，因其开放与交融，成为中国
现代文学的重要策源地。从老城厢到梧桐
区，从弄堂到洋房，再到外滩的万国建筑群，
这些空间不仅是地理存在，更像层层叠加的
文本：商业文明、市井生活与现代意识在此
交织。而近现代文学，更赋予其细腻而复杂
的情感维度，经由一代代作家的反复书写，
形成了可被行走、被体验的“文学地理”。
“跟着作家看上海”，本质上是一种阅读

方式的转变。当文学从书页走向街巷，上海
也成为一部可以反复翻阅的长篇小说。
经过多年的文化挖掘与城市更新，此一

类的文学行走已形成数条相对成熟的经典路
线：以鲁迅为核心的虹口多伦路片区；以巴金
为核心的武康路—徐汇梧桐区；以及围绕茅
盾展开的苏州河与外滩工业金融叙事线……
这些路线或精致细密，或宏阔激荡，共同构成
了理解上海的多维入口，亦像是经过筛选与
提炼的文化坐标系，使行走者得以在有限时
间内，一探这座城市最深层的底蕴。
四川北路、多伦路、山阴路、甜爱路，一

片被称为“鲁迅小道”的区域，空间并不宏
阔，却承载了密集的思想与历史重量。
进入山阴路的鲁迅故居——大陆新

村，这栋红砖红瓦的三层新式里弄，尚且保
留着当年的生活原貌。狭窄的楼梯与逼仄
的空间中，几乎仍回响着“铁屋中的呐
喊”。相距不远的甜爱路和多伦路早已修
缮整齐，但站在内山书店旧址与左联成立
会址前，历史的张力依旧隐约可感——这
里见证过先生“抽着烟飘飘而来，买几本书
后，又飘飘而去”的日常；见证过左联烈士
的热血，也见证过鲁迅晚年与黑暗的对峙。
行至鲁迅公园，步入纪念馆与墓前，那

些手稿与遗物，将个人生命与时代重量并
置。跟着鲁迅看上海，是在提醒人们，这座
城市不仅有摩登与繁华，亦有峥嵘与冷峻。
再向西南进入徐汇武康路一带，路线

的调性转为温润而克制。巴金在武康路的
故居，是这一片区的精神坐标。他在此生
活数十年，经历时代风雨，也完成了《随想
录》。在此地，文学不再是锋芒，而是一种
对“说真话”的坚持。跟着巴金，人们学会
重新定义“优雅”——真正的优雅不在于花
园洋房之建筑美学，更在于居住者如何诚
实地面对历史与自我。
与之相呼应的，还有周边柯灵、夏衍等人

的旧居。这些隐于梧桐叶荫中的文学星阵，
一道构建起关于良知与理想的跨时空对话。
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拉开，会发现“文学

上海”并不仅有这些经典路径，而是一张更

为绵密的网络。上海的文学界从来都是群
星璀璨，二十世纪上半叶，大量作家，包括
他们的生活轨迹与愚园路、武康路、淡水
路、五原路等街巷深度缠绕，共同绘就了浩
瀚的城市文学地图。
而相较于前述集中在二十世纪上半叶

的作家群体，以王安忆、金宇澄、孙甘露等
为代表的上海当代作家的书写，则在持续
扩张这个城市的文学版图。这也意味着，
“跟着作家看上海”的路线还在不断开发与
设计的进程中。
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今天，人们仍愿

意花上数小时行走其间，因为文字与空间
的叠合，会生成独特的体验——这些文学
路线，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城市
的方式。
文学赋予城市以灵魂，而行走，则是人

与这灵魂建立联系的方式。因此，在这个
意义上，“跟着作家看上海”，看的不仅是地
点，更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承。当人们放
下“打卡”的执念，在行走中感知文学的深
情与厚重、市井的凡俗与温暖，以及思想的
洞见与担当，亦可与历史对话，与文学相
遇，也与自己内心的文化认同重逢。

“白玉兰奖”为什么
把特殊贡献奖
给了“昆大班”


